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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春天，一个人将我种在了一幢楼前，一起种下的还有一株李树，据说我们是他从家乡带来的，我问李树为什么这个人要将我们千里迢迢的从家乡带到这里种下呢。老李说他听人说是因为种树人的梦想。我不知道梦想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只知道那一年的春天特别温暖，每天早晨的太阳都很耀眼，就像要照亮黑了一晚的天空，而正好从树下走过的种树人，我从他的眼中似乎也能看到那耀眼的旭日。

那年的秋天，在我们周围的院子里突然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天天进出我身后的那幢楼，匆忙而有序，经常能看到他们在和种树人讨论着什么，而我在他们谈话结束时总能从这一张张青涩的脸上看到和种树人一样的神情，我只知道那样的表情很像每天早晨升起的太阳，后来老李也带着那种神态告诉我，那是希望，也可以叫梦想，是一个很伟大的东西。也就是在那年的秋天，我们所在的院子周围被改了名字，被人们叫做了校园。我不知道院子和校园有什么区别，老李说他也不清楚，看吧。

之后的十年里，用老李的话来说，种树人迎来了很多和他有着同样梦想的人，又在几年后将他们送走，而我和老李也同样经历着花开花落，挂果成熟的轮回。

    然而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

我清楚的记着，那是在1966年的夏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味道，校园里的人们似乎也没了当初来到这里的希望，哦，也就是老李所说的梦想。

终于，也不知道是谁点燃了空气中的炸药，一夜之间，整个校园都被炸的面目全非，我难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些疯狂了的人们，做着疯狂的事情，他们似乎丢弃了自己的梦想，然后亲手将其他人的希望也都无情的打碎，只留下满地的寂寞与绝望。我不知道种树人的梦想是否能在这场浩劫中得以保全，但愿可以吧。

那年的冬天很早就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鹅毛大的白雪慢慢的将整个校园都覆盖住了，似乎也将那丑陋的一切一起掩盖了起来，可是老李却在大雪中感叹这白茫茫的一片之下埋葬了多少人的梦想，而在说完这些之后，他似乎再无兴致谈论任何有关梦想的东西。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再见到种树人，而老李说他在夜晚见到过几次，就是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孤独的走着，走向黑夜的尽头。

我最后一次见到种树人是在1977年的冬天，那时的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虽然是满面风霜，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还是那么的耀眼，就好像第一次见到的太阳一般。我问老李，种树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他的梦想就结束了。老李却摇摇头，并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摇头到底代表着什么，是没有结束，还是不赞同我的说法。

后来，在第二年的春天的第一个早晨，看着那慢慢升起的朝阳，恍惚间，我似乎又回到了种树人种下我们的那个春天，那个满天都充满着梦想的春天。在这个早晨我全都明白了，明白了种树人为什么将我们从故乡带到这里，明白了他的学生为什么和他有着同样的梦想。种树人和他的学生，就是一个个为了终极人生目标而不懈朝圣的人，只是有的人的梦想被风吹雨打去，像一粒尘埃一样，消失在茫茫尘世中，庸庸碌碌苟活一生，有的人却举着梦想的火把，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让原本平淡的人生在老茧中开出花来，在难以超越的海拔上亮出自己的名字。

对一个老师的考验不是来自讲台，而是来自讲台之外。只有在讲台之外依然站直身体并大声的讲出真理的老师，那才是真正的无愧于师之名。

老李告诉我，种树人死了，但是他的梦想却没有结束在他每一次送走他的学生的时候，也将他的梦想送到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种树人在每一次送别的时刻，都会对自己的学生说道：“一个民族里最荣耀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民族卫士；一个国家里最强大的不是军队，而是真正的爱国者。”

 中国梦师大梦我的梦，此刻突然感觉浑然一体。
